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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菩提道次第略論》 

監院法師慈悲，諸位法師、諸位同學，阿彌陀佛！ 

首先請大家發菩提心，為了利益一切如母般的友情，而來聽聞此法。同時，

依著“聞法儀軌”能夠如理如法地聽聞。 

我們首先翻到講義一百零六面，我們接著來介紹<業果篇>當中，十惡業當

中的偷盜的部分。 

我們在介紹每個惡業的時候，都是分這四點：“事”、“意樂”、“加行”、

“究竟”，這四點來介紹。有點像我們那個……各位要學戒律，什麼具五緣成

犯呐,具四緣成犯，“具緣成犯”那個意思一樣。 

關於偷盜當中的這個“事”，指的是對方的財物，不是無主物，這個是屬

於“事”。 

“意樂”的話，就是要不錯亂地想，還有貪嗔癡的煩惱，還有動機——動

機就是要不予取的這種動機。這是屬於第二個“意樂”的部分。 

第三個呢，“加行”當中我們來看： 

“加行”當中“作加行者”如前。加行之體性，以力劫奪、暗中竊取，任

作何者皆同； 

這個我們上一次介紹過了。 

又此或為自利，或為利他，或為損惱他人等故，而於債務或寄存物，以狡

詐或其餘詭計不予而取，所作皆成偷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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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是“加行”的部分，加行的方法。這個地方他強調說，或者是為了自利，

或者為了利他——就是說你偷的東西是為了自己，當然這是一般的偷盜；或者

是為了利他，像古代的那個什麼，所謂的綠林好漢呐，劫富濟貧呐，這個叫或

為了“利他”，這個一樣。 

“或為損惱他人等故”，這個就是說你跟他有結仇啊，跟他結仇，為了使

他產生惱害、產生煩惱，所以故意把它破壞。 

所以盜戒範圍蠻廣的，包括你把它偷走，或者你把他的東西破壞。比如說：

你今天很不喜歡一個人，你把他的袈裟或者衣缽，把它破壞掉，這叫“損惱他

人”，這個也算。 

“而於債務或寄存物，以狡詐或其餘詭計不予而取。”就是欠人家錢，結

果呢，故意就是不想還，這種真的是“不想還”的心生起來，那這個時候，就

是總讓你心生決定想的時候，就結重。 

或者“寄存物”——別人信任我們，把東西放在我們這個地方。結果呢，

他跟我們拿的時候，我們卻說：“哎，有嗎？什麼時候？你有什麼證據？”要

抵賴不還。總之，以種種“狡詐或其餘詭計不予而取”，那麼這個都是構成所

謂的偷盜的惡業。 

各位要是學比丘戒的話，那就非常非常廣。一般的我們還不容易犯，但很

容易犯的就是三寶物，尤其三寶物之間互用，這是很容易犯的。 

再看第四段的“究竟”： 

“究竟”，生起得心； 

所謂“得心”就是得到的心——你這個心已經決定是屬於你的了，這個稱

之為“究竟”。如果說按照我們律上來講，我們這個《四分律》來講，就是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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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“舉離本處”，舉離本處就算“究竟”；但是事實上舉離本處的時候這個心，

就是這個心基本上來講已經是“得到”的這種心態了。這是屬於究竟的部分，

生起得到的這個心。 

下一段： 

又此若是教劫、教盜，彼生即可。 

“教劫、教盜”就是說，你教他人做這個“劫”，“劫”，就是打劫；“盜”

就是偷盜。“彼生即可”，“彼生”就是對方生起得到的心，這個時候，就可

構成業道罪；如果就受戒的人來說，那就是犯重罪了。 

所以我昨天講的地方，有個地方講錯了，我要修正一下：昨天我們本來講，

就是說，你教他去偷東西，那偷了東西之後，如果利益是屬於我們的話，那當

然我們犯重，沒問題；那你說你教他偷東西，就偷的東西利益是屬於他，“我

只是教他這麼做，但利益不屬於我”的話，我昨天本來是說，我們不犯重。後

來去查一下，其實不對，兩個人都犯重。就是像這個地方所說的：“彼生即可”

犯重。 

就是說，你教他偷東西，縱然是為了他……比方說，你看到這個人很貧窮

啊，你看到他很貧窮，你就鼓勵他可以做一些偷稅的事情——偷稅也是也算偷

盜啊——你教他說：“你乾脆去偷漏稅吧。”結果他真的去逃漏稅。結果這個

時候，他犯偷盜的時候，同時犯重的時候，我們也犯重。所以這個也是很容易

犯的，那“彼生”得到了心的時候，那這個時候就犯重。 

底下說： 

譬如遣使已殺他人，己雖不知，然他何時死歿，其教殺者即生根本罪也。 

這個講殺跟盜的情況，教他人做，教遣的情況一樣。比方說你“遣使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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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如說我叫某甲去殺某乙，然後呢，“己雖不知”，“己雖不知”就是我不知

最後某乙死了沒有，不知道；但是呢，“他何時死歿”某乙什麼時候死，那“其

教殺者，即生根本罪也。” 

比如說我教某甲殺某乙，某乙死了，但我不知道。但不管你知道不知道，

只要某乙死了，死的一刹那開始，就犯了殺生的罪。 

偷盜也是一樣的道理。比如說我教某甲去偷某乙的東西，後來他到底有沒

有偷，我不知道。結果呢，我不知道是不知道，但是結果某甲真的把某乙的東

西給偷走了，這個時候，就犯業道罪，要值五錢的話，就犯重罪。這是屬於偷

盜的“加行”的部分。 

所以這個戒律是真的確實要學，很多我們世間想是沒什麼的，甚至是好事

的，但是呢，就戒律來說，可能會犯重，就破戒了，那很嚴重啊。 

這個偷盜介紹完了。 

接著我們介紹： 

第三個邪淫，也是一樣分為四段： 

（一、）事、（二、）意樂、（三、）加行、（四、）究竟。 

這四段來介紹。 

（初者：）邪淫之“事”分四：
一、

非行，于母親等及母所護之女子等、所

有男眾、黃門及出家女。 

“事”的話，指的就是對的境界：第一個，介紹“非行”，非法之行。包

括與母親等，這個是屬於近親，自己的母親；或者這一切屬於近親呐，姐妹呀，

這些的，稱為“母親等”。還有“母所護之女子等”，“母所護”就是雖然她

不是近親，但是她有父母所攝護的，就是說一般還沒有出嫁、還沒有出閣的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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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女子，這屬於女眾的部分。 

還有呢，當然這個地方講的“母所護”，當然所有一切的不管有沒有父母

所護，或者有沒有先生所護，其實都是一樣的，所有的女子都是一樣的，甚至

畜生女，或者天龍女，天龍鬼神的女，都是一樣，這個淫戒制得比較重，它那

個範圍很廣。 

還有所有的男眾，也是一樣的：入於男眾的口道跟大便道，一樣的，也是

犯重；還有黃門，黃門就是太監，這個也是一樣；還有出家女，也是一樣。 

其實也就是總的來說，就是一切的有情，所有的有情的男的、女的，或者

非男、非女，都一樣，只要有這樣的行為，那都是不行的。這是第一個“非行”

的部分。 

第二： 

二、
非支，除產門外之口等。 

這個指的是夫妻，夫妻以外，當然直接就是邪淫。這個指的是夫妻，即使

是夫妻，男根入於個女根的產門以外，比如說：口道等處，那這個也算邪淫，

這個屬於非支。 

第三： 

三、
非處，如上師附近及塔廟處等。 

比如說在我們的上師附近，就是世間的人在他的上師附近，他上師住處啊，

或者附近，然後即使是夫妻行淫欲的事情，那都算是邪淫。塔廟處也是一樣，

所有的三寶處，這個都是屬於非處。 

第四： 

四、
非時，懷孕及受齋戒等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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懷孕的話，就是說，這個世俗的人，他自己的妻子懷孕。懷孕了，然後仍

然跟她做男女的事情，就這樣來說，還是屬於邪淫的部分，即使是夫妻。 

還有受齋戒，比如說他的太太受齋戒，然後還是行這種事的話，男眾這個

地方，還是屬於邪淫，當然女眾的部分就是屬於破齋戒了，這樣子。 

這個是屬於“事”，分為這四點。 

再看第二個“意樂”： 

“意樂”分三： 

第一個： 

一、
想，智者們的三種主張：第一個、《攝抉擇分》中雲：“於彼作彼想。”

是說須不錯亂； 

這個“意樂”當中的第一個都是“想”，就是說有沒有錯亂地想，在談這

個事情。關於這個邪淫當中，有沒有錯亂想，智者們的主張，也就是說，經律

當中的，這個經、律、論當中，還有佛的主張，或是菩薩的主張，或是阿羅漢

的主張，有點不太一樣。 

第一個是《攝抉擇分》，彌勒菩薩所造的《瑜伽師地論》當中的《攝抉擇分》

當中，它說到：“於彼作彼想”。《攝抉擇分》當中的主張就是說要構成邪淫的

定義是什麼呢？就是必須不錯亂。 

比如說想對姓張的行邪淫，結果錯亂了，對姓王的行邪淫，那這個時候叫

做錯亂，那這個時候就不是“於彼作彼想。”比如說姓王，于王做王想。這句

話就是說，“於彼作彼想”是構成邪淫的條件。如果有錯亂的話，依著《攝抉

擇分》來說，不構成邪淫的根本罪。當然方便罪是絕對是有的，但不構成為根

本罪。 



上
良

下
因法师 

這是第一個這個《攝抉擇分》的說法。當然這個說法在我們《四分律》來

說是不採用的，一般比丘戒來說，都是一樣，聲聞戒來說都是不採用的，這個

說法。 

看第二個說法： 

《律經》於不淨行之他勝罪，說想錯亂與否皆同； 

這個《律經》就是一般的聲聞戒法、比丘戒法，都是這樣說法。是什麼呢？

“於不淨行之他勝罪，”這個“他勝罪”指的就是根本罪了，或者比丘戒的波

羅夷罪了。 

為什麼叫“他勝罪”呢？因為根據《俱舍論記》，《俱舍論》的注解，它說

啊：善法為自，惡法為他。善法應該是屬於我們的嘛，惡法是我們所應當排斥

的，所以是惡法是屬於他。惡法超過了、惡法勝利了，就叫“他勝罪”，那也

就是犯波羅夷的重罪啊，這個極惡的罪。 

“於不淨行”，不淨行就是淫欲的重罪。他說怎麼樣呢？“說想錯亂與否”

都是一樣。這個想，有沒有錯亂都是一樣。比如說本來要對姓張的行邪淫，或

者淫欲，結果呢，有錯誤，結果變成對姓王的，這個時候都是一樣。不管他姓

什麼，這個都是一樣，都是犯重。或者本來想對人道眾生行淫欲，結果錯亂了，

變成對畜生道，也是一樣。只要入道的話，都是結重罪。 

這是第二個，《律經》的說法，是我們所採用的說法。 

第三個是《俱舍論釋》的說法： 

《俱舍論釋》雲：若于他妻作自妻想而趣行者，不成業道；若于他妻作余

妻想而趣行者，說有成與不成二種。 

《俱舍論釋》就是說“與他妻作自妻想”就是實際上是他人的妻子，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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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以為自己的妻子，而趣行的，這個時候不成業道罪。就是說他就不會構成這

個重罪。 

當然這個情況還有不同：譬如說第一個，他本身的動機，本身動機是想對

他妻，他人的妻子行淫欲，這個是方便時，想對他人的妻子行淫欲。這個時候

根本時的時候，這個時候面對他妻，卻以為是自妻的這個想法，那這個時候，

就是說不構成這個業道罪。 

但就是說，如果是說你如果一開始的時候，就沒有這個想法，不是要對他

妻（他人妻子啊）行淫欲，結果呢，就是說有的錯誤的情況，就是說對他妻作

自妻想，“而趣行者”這個時候就不結罪。因為他本來就是沒有要對他妻行淫

欲的這個想法。 

所以這個地方講不成業道，有這兩個情況。 

再來：“若于他妻作余妻想而趣行者，說有成與不成二種。” 

“于他妻作余妻想而趣行者”有兩種情況：有成就跟不成就的這兩種的情

況。至於說成與不成，這個地方就沒有仔細說是什麼樣成、什麼樣不成業道罪，

就沒有仔細說了。不過其實詳細的話，各位要是以後學《南山律》也就清楚了。 

這是“意樂”的第一個，“想”的部分。 

第二個： 

二、
煩惱，三毒任一。 

這是說貪嗔癡三毒當中任何一種，都可以推動這個邪淫的業。依著貪，貪

愛男女色，這是一般常有的，依貪；依嗔，比如說像報復的心態，然後對其他

的男女行淫欲，這是依嗔；依癡呢，就像古代印度的婆羅門的思想——邪知、

邪見。他認為婦女就是像花果一樣，樹上的花果，花果熟了就是要采。不采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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爛了可惜，這種邪知、邪見，這個癡，因為癡而犯這個業道罪。 

“三毒任一”這是第二個，“煩惱”部分。 

“意樂”的第三個，屬於“動機”： 

三、
動機，欲行不淨行。 

他不是說，像我剛才講，他本來並沒有這個想法，只是錯誤的情況，而產

生這樣的行為，不是。他是一開始就是有這樣的想法，想做這種事情，那這個

叫做“動機”。 

以上是屬於第二大類的“意樂”。 

再看第三大類的“加行”： 

“加行”，乃於彼事進取。 

“加行”就是說開始要造做這樣的事情，這個稱之為“加行”，一切在入

道之前，這稱為“加行”。 

第四個呢： 

“究竟”，兩兩交合。 

正式入道，入於男二處、女三處，這個時候，乃至於入毛頭許，這個時候，

就構成了“究竟”的業道罪了。 

以上是屬於“邪淫”的部分。 

再看第四個妄語。 

妄語之“事”分二：
一、

所說之事，見、聞、辨、知四者，及與彼四相反四

者。 

“事”就是說，你這個造業的這個境界。什麼境界？就是所說的事情。包

括：“見、聞、辨、知四者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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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麼叫見、聞、辨、知四者？你眼睛看到的，就是你所說的事情是屬於你

眼睛看到的。比如我今天看到他偷東西，但是呢，我跟人家說他沒有偷東西，

這個叫眼見。 

那麼妄語主要是什麼呢？主要是“心口相違”。我明明看到他偷東西，但

是我卻說他沒有偷東西，心口相違，這叫“所說之事，見”當中的部分。 

耳聞，比如說我聽到一件事情，他告訴我什麼事情，別人問的時候，我就

說“我沒聽到”。說“沒聽到”這個時候，就跟我當初耳聞的部分相違背，這

個叫心口相違的，耳聞的部分。 

辨的話，見聞嗅嘗覺知嘛，就包括嗅、嘗、覺這三個部分。一般我們漢地

是說見聞覺知嘛，這個覺就包括這個嗅、嘗、覺這三個。嗅嘗覺就是鼻、舌、

身三種感觸、感受了。這三種觸受，那你本來感受是一種，但說了相反的，那

就是屬於妄語。 

知的話，是屬於意業。 

簡單說，也就是見聞嗅嘗覺知，你六根所領納的境界，真實領納的境界跟

你所說的是相違背，而且是確實是有心要說謊，而不是講錯——有時我們講話

講的太快，會有口誤，那不是那個口誤，是你真的想要心口相違，這是一個。 

底下說“及與彼四相反四者。”“彼四”，這個所說的及與彼四相反者。

譬如說，你沒有見，你說你有見；你沒有聞，你說你有聞，等等、等等的。那

麼這個叫與這“彼四相反”的。 

這屬於妄語造業的“事”，這是第一個。 

第二個呢： 

二、
所聞之境，他人解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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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個是什麼呢？就是所聽聞的境界，就是他人瞭解你的意理。這個就是

“他人解義”的部分，就是對方領解。我們講，對方領解的話，這個時候就入

于根本。 

再講“意樂”部分分為三點： 

第一個： 

一、
想，謂於所見轉念為不見等。 

這個“想”就是說你所見卻轉念說“為不見”等，或者不見你認為見等，

那麼所聞說不聞，然後不聞說有聞，等等的。這是第一個“想”。是這種很決

定沒有錯誤的想法，你確實就是想欺騙對方，所以說很決定的。 

第二個： 

二、
煩惱，三毒。 

第三個： 

三、
動機，轉變想已，欲作言說。 

煩惱就是三毒，這個沒問題。 

依著貪，比如說像世間人，做生意的人，他想謀取利益，他必須說謊，只

是謊言有大有小的差別，那這個是貪。 

因為嗔，跟他結怨結，所以呢，就故意要陷害他，對他說謊。 

因為癡，認為這樣說謊是好的、是對的、是應該的，這個叫做癡。 

就像什麼，一般世間人來講，這個白色謊言、善意的謊言，“我是為他好

的，我這樣子講——說謊是好的、是應該的”。但事實上呢，你說你的善念，

當然有善的因果、好的因果；但是你造這個妄語的業，也有它不好的因果。這

業是分開分開算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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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是貪、嗔、癡三毒的煩惱。 

這個動機呢，就是說“轉變想已，欲作言說。”簡單的來說就是想要騙人。

“轉變想”就是說：本來想……比如說，見，心中想要說“我說不見”，這叫

轉變想，“欲作言說。” 

這個屬於“意樂”的部分。 

再來看“加行”的部分，分為二段： 

第一個、正文，或作言說，或默忍受，或以身相表現； 

就是說我們要講這個說謊的方法，很多方法。 

“或作言說”直接用語言文字來講，騙人家，這是最常見的。 

“或默忍受”比如說，別人問說：“誒！這個法師啊，你是不是有神通

啊？”你面帶微笑，不講話；而且你心中是有真得想欺騙他的想法，就是用這

種很曖昧的方式，讓他覺得說：“嗯，你就是有神通。”而且就是說，你真的

確實有想要欺騙他的想法，類似這樣的話，叫做“或默忍受。”而且是有欺騙

想法，這個也算犯妄語。 

“或以身相表現”，就是說你不講話，有時候點點頭啊。別人問說“你有

沒有神通？”你點點頭——你雖然不講話，這個也算。 

主要是心中想要欺騙人家，那就算了。用各式各樣的方法讓對方領解。有

的時候比如說你默然不講話，或者默然點點頭，或者默然微笑……你知道對方

就能夠理解你的意思的話，那確實對方也理解了，那這樣就構成所謂的妄語的

的事實了。 

這是第一個“正文”。 

第二個呢，釋疑，分為二段： 



上
良

下
因法师 

    第一個、去除因目的所產生的疑惑。 

    又說目的為自、為他，任為何故而說，悉皆相同。 

就是說，目的，你說妄語的目的是為自己、是為了他人，或者任何原因，

都是一樣的。 

就是說我今天想妄語，有可能不是為了我自己的利益，我是希望為了幫助

他人。比如這個人他得癌症了，我跟他說“你沒有啦，你身體很好了，好好調

養就好”。但這個世間人，他這樣講他是善良的心，是為了他人、善良的心而

說。但是呢，這個一樣，都是犯妄語罪。 

這個是第一個，目的。 

第二個、教唆他人所造的業道是否圓滿，有三派說法： 

就是《南山律》所說的教跟遣的部分，教他人講不是自己講，那這個就是

否圓滿業道罪，有三派的說法： 

第一個是《瑜伽師地論》的說法。 

此處說於妄語、離間語、粗惡語三者，雖教他說，其三亦成； 

《瑜伽師地論》的說法，就是說，對“妄語”也好；還有後面的“離間語”，

也就是所謂的兩舌；還有“粗惡語”，也就是所謂的惡口，三個的話，除了綺

語，“雖教他說，其三亦成”。 

就是說成什麼呢？成就業道罪。也就是說《瑜伽師地論》的說法：你教他

說，這個時候，你教他說這些話，不管是為已，還是為他，教他說，這個時候，

也構成業道罪。 

這是第一個說法。 

第二個說法：世親論師的說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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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俱舍論本釋》中於語四業，皆說教他亦成業道； 

在這個《俱舍論本釋》當中說，語四業，包括前面講的妄語、離間語、粗

惡語，還有這第四個綺語，這口四業，就是說教他，亦成業道罪。 

前面《瑜伽師地論》是說三種：除了第四個綺語，不算之外。綺語教他說，

不構成業道罪。 

在《俱舍論本釋》當中四種都包括在內，乃至綺語，你教他說綺語，也構

成業道罪。 

這是第二個說法。 

再看第三個：《律經》的說法是結合墮罪。 

《律經》中雲：生彼等之究竟罪時，須自說也。 

在《律經》當中說，《律經》就是我們戒律當中說：你如果要構成根本究竟

罪的時候，必須自己說。你如果教他說的話，你教他說，或者派遣他說，有兩

個情況：如果說教他說，或者派遣他說，利益是屬於他的——比如說你教他打

妄語，欺騙人家，但利益是屬於他的，我們不犯重罪。但你教他說，騙人家，

最後利益屬於我的，那這個時候就犯，我們自己也犯重罪。 

各位可以看比丘戒大妄語罪啊，是這麼樣的判的。 

所謂“須自說也，”才入於究竟罪，有剛講的這兩個情況。 

其實我們這樣講，可能各位覺得是有點抽象。如果各位有學那個好像《比

丘戒相表記》，他把它列個表，那就很清楚了。 

所以弘一大師真的是功德無量，他把所有的比丘戒戒本，本來很複雜，錯

綜複雜的好幾句，比如五句、十句、十幾句，很多很錯綜複雜的情況，他把列

個表，做個表解出來，那這樣就很清楚，一目了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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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弘一大師跟我們說，如果我們各位以後要學戒律的時候，也是要“手

到”，常常列個表。把那個律文當中比較錯綜複雜的，把它列個表。 

或者是像有時像《戒相表記》，或者是律文當中比較複雜的，原本已經有表

的，你再把它綜合，結成一個比較簡單的簡表，這樣子。因為戒法太複雜了，

有時候你列個表的話，會看得一清二楚，叫一目了然呐。 

所以我們這樣講，就這樣帶過去說，各位有個印象好了。因為畢竟我們這

個地方不是在教戒律啊，只是跟各位講一下，有這個印象就好了。 

再看“究竟”。“妄語”罪的“究竟”，分為二段： 

第一段：正文，他人瞭解； 

他人領解的話，這個時候，就是正式地就犯了罪。如果……也就是說，如

果你想你打妄語，那別人並不瞭解；你有這個心，但他對方並不瞭解，這個時

候，就犯方便罪，不犯根本，因為他不瞭解。比如說你講話口齒不清啊，或者

你講的話，他聽不懂啊，等等的。 

第二段：釋疑。《俱舍論釋》雲：若他未解，僅成綺語。離間語及粗惡語，

亦皆同此。 

就是說根據《俱舍論釋》的說法，就是說：不管你說妄言呐，或者粗惡語、

離間語，只要對方沒有理解的話，這個時候就構成綺語。 

比如說你今天罵他，你今天用惡口罵他，比如說你罵他說：“你笨的像一

頭驢。”你這樣罵他，這是惡口；那對方並不理解你講的話，可能口齒不清啊，

或者是說他……各種原因，各式各樣的原因，不瞭解你講的話，這個時候你講

的話就不構成妄言，或者惡口等等的業道罪，只是變成綺語，這樣子。 

這是《俱舍論釋》的說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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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著看到： 

第五點離間語。 

過去翻譯成“兩舌”。但這個兩舌，翻譯的這個文字比較不好，後來古德

就把它翻譯成“離間語”，文字比較雅一點。 

離間語之“事”，和合或不和合之有情。 

“事”就是你所對的境界。就是說，“我要拆散他們兩邊”，你在拆他們

兩邊的時候，不管他們兩邊原本就很合好、還是不合好，你打算拆散他們的話，

那麼這個就屬於這種離間語。除非對方……比如說是邪教團體呀，你教他不要

信邪教；或者對方是造惡業的、行惡行的團體，你教他人離開這個團體，那這

個就不犯，開緣不犯。 

不管怎麼樣，對方只要不是在造惡業，不是邪知、邪見的這種團體，你蓄

意把他們分化，那這個是構成離間語的這個“事”，不管他對方本來是和合，

還是不和合，都一樣。 

比如說夫妻吵架，本來說兩個就非常不合，那你說：“乾脆你們兩個人趕

緊離婚算了。”那這樣的話，就屬於犯離間語。雖然他們兩個本來就不合了，

但是呢，他們離不離，那是他們的事情啊。我們在加入意見的時候，那就犯離

間語了。 

再看“意樂”： 

“意樂”分三：
一、

想 與
二、

煩惱如前。 

“想”就是有沒有錯亂。你在造這個業的時候，心中有沒有錯亂的情況，

這是想。 

煩惱就是貪嗔癡。比如：你貪愛其中一個人，然後呢，你希望他跟另外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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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離開，你就想挑撥離間，想說啊，某個人怎麼怎麼有差，那是因為貪；因為

嗔，跟他們有仇；因為癡，你認為呀，這樣子是對的、是好的。像有的人呐，

他破壞佛教團體，因為他本身不信佛，他破壞佛教團體，他認為這個佛教就是

不好的，是在蓄意破壞，那就是癡。貪嗔癡的煩惱。 

第三個： 

三、
動機，於和合者欲令彼等分離，於不和者欲令彼等更為不合。 

總之，就是要讓他們不合，能夠分離更好。本來就合和的人，把他分離；

不和合的話，要更加不合。 

這是屬於“意樂”的三點。 

再來看到 “加行”的部分： 

為自、為他任一目的，以真實或不真實語，任說悅、不悅耳之言。 

這個“加行”就很廣了，就是說你是為了自己的目的。就是說這個利益屬

於自己的，“他們兩邊拆散了，我得到了利益”，這叫為自。 

為他呢，就是“他們兩邊拆散了，我沒有得到利益”，但是就是我教他這

麼做。比如說我跟某甲是好朋友，那我教某甲說，你把那個什麼團體兩邊拆散，

到時候這個團體拆散之後，是某甲得到利益，跟我沒關——這個叫做為他。 

為自為他都是一樣，都犯，都是一樣，都是要犯離間語。 

“以真實或不真實語”，所謂真實不真實語就是說你在挑撥離間的時候，

你講的話是真的；有可能是不真的；真的，就是說他們兩個確實之間就是有矛

盾，你把他的矛盾給激化出來。乃至你講話的目的是為了挑撥離間，是為了讓

他們分離，這個叫“真實”；第二個“不真實語”，就是說純粹說謊，你跟某

甲說某乙呀，他講你什麼。跟某乙說某甲，說你什麼，讓他們兩個去互相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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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欺騙的方法，這是不真實語。 

“任說悅、不悅耳之言。”悅耳，你講這個很好聽的話；不悅耳，就是講

些很難聽的話。總之呢，目的就是要挑撥離間。 

這個是“加行”的方法。 

“究竟”，他人瞭解所說離間言語。 

當他人，當對方領解了的時候，離間語這個業就成就了。如果對方不領解，

這個時候前面講，就是變成方便罪。或者是像《俱舍論釋》說的就變成綺語的

業，這樣子。 

第六個，粗惡語。 

也就是之前翻譯成惡口的這個業。 

粗惡語之“事”，令己起嗔之有情眾。 

“事”就是說你所面對的境界，就是令自己起嗔恨心的這個有情。那其實

就是說廣的來說不只是令自起嗔的有情，因為底下講的那個煩惱，包括貪嗔癡。

比如說你跟他很要好，像有時候世間的人，大家很要好，然後講一些話，很粗

俗的話，大家都是開玩笑地說，事實上也是不好。 

這個屬於這個“事”。當然不過一般大部分還是屬於這種讓自己起嗔的有

情眾。 

再來看“意樂”： 

“意樂”當中
一、

想與
二、

煩惱如前。
三、

動機，欲說粗惡言語。 

想，就是沒有錯亂的想。你看你說對方笨得像一頭驢一樣，你在說的時候，

你很清楚是在對誰說話，說的什麼意思，你說的這一切都很清楚，這個叫想，

無錯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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煩惱呢，就是貪嗔癡。因為貪而說粗惡語；因為嗔、因為癡而說粗惡語，

等等，都算在內。 

第三個： 

三、
動機，欲說粗惡言語。 

就是他確實想要說這種粗惡語的話，而不是口誤，講錯的。 

這個屬於“意樂”的這個三點。 

再看到： 

“加行”，以真實或不真實語，依其種姓、身體、戒律或儀態等短處，言

說不雅之語。 

“加行”就是說，就是這個事情，你罵他，這個事情是真實的，你罵他說：

“笨得像一頭驢”。或許他真的是很笨，這個“真實”的；“或不真實語”，

這個語言的本身。 

然後這個語言的對境是什麼呢？這個種姓。比如說他是個卑賤的種姓，他

們家出身不好。比如說他是屠夫家的孩子，或者妓女家的孩子，你罵他，不管

是真的是假的，這個都是屬於粗惡語。 

身體，你罵他身體長得醜陋、長得矮小，或者是身體殘缺等等的，不管真

不真實，都一樣。 

或者戒律，你罵對方戒持得不好——比如說你罵他威儀不好，走路像猴子

這樣跳。這個就是屬於依著戒律來說的。就算他走路真的像猴子這樣跳，你也

不能這麼講。這個在經典裡面也有這個公案：就是有個人他用惡口罵一個辟支

佛，說他走路就像猴子一樣，像獼猴一樣；確實可能他可能就是威儀不是特別

的好，結果呢，他最後，未來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墮入到惡道裡面，受無量無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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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苦。 

所以對方要是戒律持得好、持得不好，你自己心中，就算知道了，你也不

要去用惡口相向。 

你看佛陀在律典裡面，佛會罵比丘、呵責比丘，甚至看著就像惡口一樣在

罵這個比丘——說罵他愚癡啊，或者罵他像什麼動物一樣啊，佛陀也會講這種

話，看來像是惡口。但是，佛陀不是惡口。為什麼？佛陀的內心是真的跟慈悲

相應、跟空性的無我相應。 

而我們在講這個話的時候，往往是跟嗔恨心相應的。比如說你看到一個人，

比如說各位以後做僧執事，或者說在做執事當中，你罵另外一個人，出家眾，

你罵他的時候，我們的心一定會有人我對立。有人我對立，這個時候，就入業

道罪了。有人我對立，而且不會是慈悲心的，所以不要隨便說“我就是慈悲呀，

我罵他，我就是對他慈悲”……這個小孩子呀，不要學大人拿火、玩打火機呀，

很危險的。因為我們要瞭解自己的心沒那麼容易，就只有經過長時間的修行，

才能有辦法真正瞭解自己的心、自己的習氣。 

剛開始的時候，我們都會覺得我們對自己很瞭解。但是你越修行，你會越

會發現說：事實上我們要瞭解自己的每一個起心動念，不容易。當然你要說瞭

解我們的內心有什麼粗惡習氣，這個是容易的。你在學佛，觀照一下，你就會

知道。但是你說你瞭解每個念頭當中，到底有沒有夾雜人我對立、有沒有夾雜

貪嗔癡，這個除非就是你的心有長時間的這種訓練過了。常常地靜坐、拜懺、

修行，有長時間的加行，這種修行之後，你對你的心常常觀照，已經很清楚了，

那這個時候，或許你就多少會知道你現在的每個起心動念，到底有沒有夾雜煩

惱在裡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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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然大部分的人啊，其實他不會知道他的煩惱在哪裡。其實各位以後做執

事就知道了。你在做執事的時候，你會發現：“哎呦，這個人他們明明是起煩

惱，怎麼你跟他講他就不相信”。這時你再回憶一下：萬般皆是業。什麼業？

自己的業。因為我們過去在做學生的時候，或剛出家的時候，面對師長、執事

也都是這樣子，也是這樣非常粗獷，煩惱非常粗重。然後呢，執事講我們，我

們心中也是不服，沒有放在心中。結果呢，等到我們今天做了執事，或者做師

長的時候，你跟他講，他也是一樣，不放在心中。為什麼？因為他看不到。只

有他經過長的時間的修行，真正的就是說能夠沉潛地、萬緣放下地修行，也要

很長時間修行之後，才有辦法真正地去瞭解自己。 

所以這個地方會講這麼多，就是說，關於這個戒律、威儀什麼的啊，或對

方的什麼習氣，你不要隨便去批評人家。除非你是做執事，不得已要說。但是

呢，因為我們要瞭解自己的心沒那麼容易。不要說“我用慈悲心呐，說我罵

你”，沒有那麼容易的。 

戒律，或者儀態，四威儀啊，剛才講的，這個儀態很不好，那說些“不雅

之語”。或許他儀態真的很不好，也不可以說。也不要說“你這個走路的樣子

像猴子”啊，等等、等等。因為這樣，尤其現在面對的都是出家眾，這個以後

造下的業都很重，其實它是真實的，業也是很重。要不真實的，那個業當然更

重了。 

最後： 

“究竟”，其所說境解所說義。 

“所說境”就是說，聽你講話的這個物件，叫“所說境”。瞭解你所說的

義理，你罵他，他也瞭解了之後，他瞭解，很明確瞭解知道你在罵他，在罵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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麼，這個時候就入於“究竟”，粗惡罪，粗惡語。 

看第七個，綺語。 

綺語之“事”，無義之事。 

沒有意義的這個事情。講一些有的、沒的，世間的這種嬉笑，或者談論世

間的這種國事，或者是這個世間的文學、藝術，等等、等等，不是為了三寶的

因緣。 

如果是為了三寶因緣的討論，那還不算。 

如果不是為了三寶事的因緣，而談論這些外道呀，國家事呀，世間文藝呀，

工巧啊，等等的。或者是討論的人物，這個人好啊，或者這個人不好啊，等等、

等等，大家聚在一起泡茶，沒事幹呐，就開始談論學院的這個人好、那個人不

好……這個都算綺語，這叫無意義的事情。 

什麼叫“無意義”？跟解脫沒關係啊。這是叫無意義的事情。 

好，下課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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